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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話說黛玉聽見埋香塚上開了奇花，頭也不及梳，只挽了一個懶雲髻，披上浩然巾，護上貂鼠，就同寶玉從山坳內穿過去，沿池

轉過石洞，一級級走上來。果然這棵樹生得古怪，曲折天矯，宛如舞鶴翔虯。葉兒也似桃非桃，似李非李，似杏非杏的，只覺得繁

陰瑣碎。這開的花十分奇怪，深藍深碧二色最多，也有淡將去像翡翠玉的，也有轉變做紅白黃紫各色的，花如盞大，好個大千葉的

梅花兒。近前去嗅著香氣，也辨不出什麼花香。黛玉、寶玉正在詫異，只見地下落了一朵翡翠色的，黛玉拾起來，心裡想道：「顏

色嬌到這樣，倒該一些香也沒有才配得過呢。」就嗅了一嗅，果然像生花似的沒一些香。又想道：「只有梅花的幽香還配這朵花。

」又即有了梅花的香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妹妹不要疑惑了，你的心裡我都猜著了。不過我同你兩個人前前後後葬了無數的花在這地

底下，它這地下的精英融結不散，迸做了一枝透出地脈來。譬如天下才人一生偃蹇，潦倒終身，轉世去定要發洩一番；也如倩女怨

魂，回生現影。因那樣發起，自然就這樣開出來。但只是與我無乾，總因妹妹而起，也就有妹妹的許多精神助著它。而今且替起一

個雅名兒，叫做黛梅，也叫做如意梅，不知可還配得過？」　　黛玉想了一想，笑了一笑，就說道：「起這個名兒倒也算得，虧

你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我別的學問兒統不如你，只這點子強些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怎見得？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不過顰卿兩字，也是我起的便了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怎麼不也弄出一個替聲字兒，又要牽名道姓的？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名是牽了，卻沒有道出姓來。為什麼呢，只為你的貴華宗出了一位和靖先生，已經把這個梅花兒占去了，若是道

著姓，怎麼能夠分別了它。故此牽了名，也配上個淵明『菊茂叔蓮』的意思。不過他愛的是一種，就還他一個名。你我葬的花兒誰

也辯不出多少種數，現在這個梅花誰也辨不出什麼香，故此又加增了一個『如意』的名號，也只算人家的別號兒。你且評一評配不

配？不過我的葬花辛苦全個兒隱在你身上去了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為什麼你不自己起上個花名兒？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我不拘什麼，只想隱在你身上，我就樂了。你我誰還分得出兩個人來？」黛玉眼圈兒紅一紅，就啐了一啐。兩個

正說著，只見探春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邢岫煙、紫鵑、鶯兒、晴雯一群地走上來。探春道：「好呀，寶哥哥你們有了好花，只同

了林姐姐瞧，瞞著我。」

　　寶琴道：「咱們就罰他東道賞這個花。」

　　史湘雲、惜春、李宮裁、香菱也來了。湘雲道：「好個林姐姐，你們只是一對的人兒看這樣好花，不過我同大嫂子、惜妹妹不

配看，就不告訴我一聲兒？」

　　李紈笑道：「林丫頭、寶兄弟，你們這兩個真正的該罰，有了這種異樣的好花，也不告訴人，只許你兩個人私情密約地悄悄地

這麼看？你們還不知道，連上頭統知道了，敢則也同了寶丫頭來看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我本來不知道，倒是晴雯趕來告訴的，我就趕來了，也是才到這裡，你們不要怪。大嫂子也不要學著他們取笑我。

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林妹妹又猴急了，大家愛看這個花，所以這樣。而今正正經經到了這裡，大家不看花，倒先說起笑話來。你們真

個地瞧一瞧，到底像這樣的花瞧見沒有，你們再聞一聞。」

　　眾人爭先到樹底下一看，湘雲、邢岫煙、薛寶琴還高興得很，走上山子石攀著個樹枝兒。急得寶玉東趕西趕，口裡急急地道：

「好人兒，大家只瞧瞧聞聞，再不要折它下來。」

　　寶琴笑道：「我偏要扳它一大枝拿去供在瓶裡。」

　　急得寶玉只是打恭作輯。眾人一齊詫異起來，說道：「實在奇怪得很，這個花算什麼花？這樣香也算什麼香？」

　　黛玉只點點頭，又仰著頭看。王夫人、寶釵、平兒也來了，也盡著地瞧瞧聞聞。大家詫異，說：「這個花到底算個什麼名

兒？」

　　黛玉、寶釵都說：「正是呢。」

　　寶玉就將「黛梅」、「如意梅」的意思說合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趣呢倒也有趣，只是天地間的物事兒多得緊，誰也不能全個兒

知道。也有在書上的，不知道這個書，就叫不出它這個名兒來。不要原生的有這一種花，你們叫它不出，你倒去查查看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查也不用查，單只要問一個人兒，這個人說沒有，只怕查也不中用呢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是了，除了曹雪芹先生只怕沒有別人。」寶釵、李紈也笑嘻嘻地點頭。王夫人道：「真個的，你就寫個字兒去問

一問。」寶玉就採了一朵花，飛跑去了。王夫人叫道：「慢慢地走，看栽了一跤才好。」

　　這裡眾人就商議怎麼樣地賞它。寶釵道：「要賞它，先替他遮個花幔兒。」

　　寶琴道：「配什麼顏色？」

　　平兒道：「有個現成的五彩錦幛，好不好？」

　　李紈道：「嫌它上下一樣的。」

　　探春道：「白亮的最好。」

　　王夫人道：「太素淨些。」

　　湘雲道：「也耀著太陽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我那裡有一頂魚白綃露水梅白地幔天帳，配不配？」眾人都說很配。就叫柳嫂子、林之孝家的支起來，果然映得好

看。李紈又與王夫人商議，紮起大紅綢飛球，並富貴不斷地曲欄杆，八角圍著。不知怎樣的傳開了，賈政、賈璉、賈環、賈蘭也來

了，都也稀奇了一會方去。王夫人等卻就山子石上鋪墊子坐下，看他們編這個欄杆。忽見寶玉笑嘻嘻地趕上來，道：「書上呢也不

知有沒有，不過曹先生說並沒有。咱們再問什麼人，再查什麼書，不叫它黛梅、如意梅，叫它做什麼？」

　　王夫人笑道：「大姑娘，寶玉也很是呢。」

　　寶釵笑道：「林丫頭，太太也順了這個花名兒。」李紈、探春一齊道：「太太就順著這個花名兒也有理，咱們今日不是來看

花，通是看你了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舅太太不要理寶玉胡鬧。舅太太是玩寶玉的話兒，姊妹們就搭到我身上來了。」

　　眾人就扶了王夫人下來。商量著擺席在什麼地方，也有說在花下的，也有說在樹外岡子上的。寶釵說道：「花下太近，岡子上

太涼，再支起幛子琰也沒有法兒。依我說，不如在池子那邊曲亭上，你們大家瞧瞧，可不見個全身兒。還更好呢，你們看池子裡定

得那麼樣，我們到那邊望著，還替它添一幅喜容兒。」王夫人、黛玉都說好。黛玉笑道：「舅太太，今日賞我做個東。」王夫人笑

道：「一定的。」黛玉就傳蔡良家的告訴去：「今日通不拘什麼，只要各人面前擺各人愛吃的物事，也不拘樣數。」

　　蔡良家的答應了去。把這寶玉喜得了不得，黛玉也就樂得很。不多一會，擺設妥當，眾人都到亭子上來。芳官、藕官、齡官、

蕊官等也只隨身裝束，帶了琵琶、洋琴、小箏、鼓板、洞簫六件，唱個小令兒伺候，只在亭背後小套間內等著。這座亭子本來起在



水面上，旁有翠竹高梧蔭著一棵大耐冬，對面山子上無數的亂峰，曲徑盤旋，翠螺重疊。這一棵黛梅樹巧巧地對著亭子上倒影池

中，又映著綠幔紅欄，飛香送豔，兩旁各種的樹木，恰如侍從奴婢圍著夫人。黛玉心裡好不快活。這裡王夫人、寶釵、李紈等盡著

評論。黛玉卻只是一個人暗暗出神，千思萬想地想著道：「我從前葬這個花，原只有寶玉同調。就作的那首哭花詩，也只有他傷

心。今日我與他果真圓聚，自然這些看花的，也只好算他一個人是同心人兒。也奇得很，人也會轉過來，花也會轉過來，這些姻緣

莫非前定？」

　　黛玉正想到這裡，史湘雲就走過來，笑笑地拍著黛玉說道：「姻緣前定，呆做什麼？」黛玉嚇了一跳，明知她仙機隱約，也不

便說破她，只是大家聽歌喝酒。到底天氣正冷，席散也快。寶玉、黛玉就回到瀟湘館來，寶玉便將黛玉在亭上所想的話一樣地說合

來。黛玉又奇了一奇，想道：「寶玉真正算得一個知己，怎麼我的心這樣他也這樣。」

　　黛玉口裡倒反說道：「我倒不是這樣想。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　　黛玉笑吟吟地道：「我也不會想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是的了，你不會想就是了。」

　　寶玉就與黛玉商議：「等這一樹花謝了，咱們再就這樹根上埋了它，仍舊將各色各樣的花近著它再埋一塚，等它再發起一樹。

黛玉笑道：「好好，你把滿京城的落花兒籠箍籠掃將來埋了，就有這樣的花塞遍這個大觀園呢。告訴你，大凡天地間夷驚可愕的事

情，每不常有。也就如人物一般，千古來有幾個西子、太真？有幾個謝靈運、李太白？這靈光透露統不過一點兒。它這一樹花，我

還很嫌它開得多，只該開這一朵呢。」

　　說完了，就將拾起帶回的這一朵，叫素芳揀一個白粉定暗菊的盤兒，少少兒盛些水，將這朵花養在盤裡。寶玉聽了黛玉的一番

議論，十分歎服。這裡兩個人方在商議，等這樹花謝了，也好好地葬它在埋香塚上去。誰知第二日清晨，紫鵑、晴雯、素芳、碧

漪、香雪等一齊進來，說道：「昨日這一樹的花兒，開也開得實在奇。咱們今日趕早地上去瞧瞧，一朵花兒也沒有了，彩也彩不

到，這樣乾淨。天開出來，就天收去了。」

　　晴雯道：「若說是有人去彩它，不要說太太那麼著愛它，誰也沒這人敢去彩它。就算有人去彩，這花，哪裡彩得這樣乾淨。我

們大家瞧過它，這棵樹高得那麼樣，怎麼樣上去的，況且橫斜裡許多枝梗兒，凌空去礙著山子石的，斜到池子裡去的不知多少，誰

還能夠去彩它。」

　　寶玉聽得駭呆了，只管跌著腳，就奔出去，一直地到了樹底下。果真一樹綠蔭，毫無一花一蕊，就出神起來。想著這樹花本來

開得稀奇，但自索性沒有開出來也罷了；怎麼樣芳霏馥鬱開這一天，就叫花神收去了。可憐見的，不知林妹妹還傷到什麼分兒。況

且這樹花應著了林妹妹回轉來的祥瑞，若是這樣開落的快，我同林妹妹相聚的緣分，也恐有限的光陰。」

　　寶玉想到這裡就水也似地流起淚來。又走近樹身邊，盤桓撫摩，忽然轉悲作喜道：「我也糊塗了，花兒雖然落盡了，好好的樹

本身兒原在。你果真的應了林妹妹，林妹妹也就同了你百歲長青。無不過樹到花開吐豔，也如人的密愛私情。我想林妹妹這個人，

雖則豔如桃李，卻也冷似冰霜；雖曾共枕同衾，也只如賓如友，比這個花的光景，也就差不多，何嘗不妖嬈香馥，卻不許姿意流

連。比方起來，真個一毫無二。但是從前葬花的時候，彼時同泣殘紅，而今連一點紅也不見了，不知她傷得怎麼樣在那裡。我想出

她的心，我就該去勸勸她，只是越勸慰越傷心，便怎樣呢？我只有倒反躲過她，等她傷定了再去。只是我的心事，除了林妹妹還告

訴誰？」

　　寶玉一面地想，不知不覺就尋曹雪芹去了。這裡黛玉聽見晴雯等的言語，料著寶玉心上定要傷感一番。黛玉心裡非但不傷，倒

反說道：「很配。」原來黛玉、寶玉兩個人卻又各自不同。寶玉只愛的繁華熱鬧。黛玉只喜的幽靜淒情，雖則現在的光景富貴無

雙，卻也心淨神閒，仍舊一塵不染。所以聽見這一樹花忽然地花神收去了，便說：「這才是天宮仙府的奇花兒，要這樣開落才配

呢。」就叫素芳：「你快去瞧瞧，咱們盤兒內的一朵花不要也走了。」

　　素芳、晴雯、香雪連忙看了，說道：「很好地在裡頭」。就拿過來送與黛玉細看。只見這一朵花果然可愛，香也香得緊，黛玉

只管點頭出神了一回。黛玉忽然地叫著她們將紙條兒卷著鐵絲，尋出極輕的綢子，配了盤兒內的花顏色，一會子就紮起一盞梅花燈

來，也細枝細梗地扶從了些枝葉，又將金粉筆勾出花莖，真個好看，就下了帳子在錦帳中間掛了，點將起來。這貂帳繡衾之間點起

這盞綠萼梅花的燈兒，實在可愛，連床前小香幾上的一瓶紅綠梅也分外好看。這一盞燈旋旋兒的，倒像飄出些香氣來。黛玉同紫

鵑、晴雯等看了十分歡喜，連柳嫂子、老婆子、小丫頭們統叫來看看可像不像，眾人都說像得了不得。

　　眾人正在說笑著，黛玉忽又想道：「寶玉這會子不知傷得怎麼樣，一定尋曹雪芹去了。他回來見了這盞燈，不要又觸起他的傷

感來，可憐見的。他心裡頭千回萬轉，也不過為了我一個兒，就從前的許多傷感害病，也只為了我一個。我們而今一塊了，他還時

時刻刻想起許多分離的苦況來，實在也可憐見的。我而今卻有一個法兒，索性連各色各樣的通紮起個花燈來。再不然連魚鳥人物一

總也紮它幾盞，橫豎元宵也近了，趕著試燈日，從上房起直到大觀園，各到處掛滿了，連樹頂上也掛些滑溜兒扯將上去，等寶玉愛

熱鬧的，盡數地暢暢意兒。我記得從小兒在南邊的時候，也見了多少燈，這些下路的燈兒全個兒通買了掛在運司衙門裡，那蘇州的

紙割剝燈也蠢呆，單算常州的紮彩燈兒最有趣。

　　黛玉正想到這裡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也過來告訴這一樹花不見的光景。黛玉只是笑吟吟地，並不回言，只拉了她四個人

揭開幔子去看這一盞燈，也將盤兒內的花比著看。四個人都說有趣得很。黛玉也將要紮燈的玩意兒說合來。探春連說有趣。寶釵笑

道：「我們不會做紮燈匠兒，我只等你們紮完了，我現現成成地瞧，遇著我愛上的挑了去就是了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從來是個道學人兒，到了這個上反要佔便宜，我就限定你紮一個寶丫頭出來，果真紮得像，等寶玉挑

了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看林丫頭，始終嘴尖舌薄的，我不撕她的嘴不算我。」寶釵就要去擰她，慌得黛玉連忙討饒，道：「寶

姐姐，饒了我吧，我再不敢了，等我講這個紮燈的有趣給你聽。」李紈、探春、惜春也勸道：「真個的暫且饒了她，等她講這個紮

燈的巧勁兒。」寶釵方才放了手。大家慢慢地坐上，黛玉就說道：「你們統沒有到過南邊，不知道常州的紮彩燈有趣呢。也有豳風

圖燈、月令燈、十愛燈、千家詩燈、二十四孝燈，我最愛的是庚亮愛月、陶淵明愛菊同那爆竹聲中一歲除，許多山石花樹。一家人

家開著門看煙火，也有奶奶們、姑娘們、小孩兒，還有人貼著半幅春聯，也有放炮仗的小廝們。他這些奶奶姑娘，也打扮的華麗，

提著個小手爐兒，真個活龍活現的。我就掛到清明時候還不除下呢。」

　　眾人聽了，都高興起來，道：「這麼樣有趣，咱們而今馬上就幹起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也不用約定，各自各的憑個意兒紮出

來，大家賽個巧。」探春也喜，就同李紈、寶釵、惜春去了。也去告訴了眾姊妹，又叫入畫、秋雲去約了喜鸞、喜鳳。這裡眾姊妹

就各自各地無般百樣紮將起來。卻說寶玉悶悶地走到曹雪芹那邊，談了半日，用了飯，方才回來。不知黛玉傷到什麼分兒，到底傷

定了沒有，就一直地往瀟湘館來。只見滿桌滿地統是些銅絲兒鐵絲兒，青黃色的竹絲竹片兒，麻絲麻線也料了無數，這柳嫂子、老

婆子、小丫頭子都拿把剪刀在那裡削這些竹片。寶玉詫怪得很，問著她們，都只嘻嘻地笑不肯說。寶玉走進屋裡，只見黛玉坐在炕

上，炕桌上鋪了好些紙兒。黛玉拿著筆，在那裡畫什麼圖兒似的。近著去看看，也有樹木房屋人物各色各樣的花樣兒。問著她，也

只笑笑不言語。黛玉就跨下炕來，拉寶玉進幔子裡，指給他看，說道：「瞧瞧這個就懂得了。」

　　寶玉就喜得跳起來，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弄的玩意兒實在出人頭地的有趣。我而今也幫著來紮，同她們去劈這些竹片兒。」急得

黛玉拉住她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不要淘氣了，你那麼著我就不弄這個玩兒。我告訴你，這些樓閣人物花卉誰耐煩編他，不過打個稿

兒，外面傳些紮彩匠，叫哥哥那邊的清客相公們教著他紮，也快也好，我們不過鬥筍接縫地裝起來就完起來了。那邊大嫂子、姊妹

們通是這樣。她們老婆子、小丫頭們鬧的不過是些粗玩意兒，由她們鬧去，紮得成紮不成隨她們便了。真個的你也同著她們鬧去，



你只好好地坐在這裡，瞧著我打這些稿兒。」

　　寶玉真個地就喜喜歡歡坐在炕上瞧著她畫，也幫了她寫些顏色尺寸的字樣。這榮國府、林府兩邊，一眾姊妹就無夜無明地紮起

花燈來。到了十一二兩日，漸漸地齊集起來，你來我往，大家瞧著評著，著實地賭賽，就把東西牌樓的燈市也比下去了。李紈紮的

是美人紡織課子圖、秧歌車水圖，一樣的轉著桔槔踏水。薛寶琴紮的是孟襄陽踏雪尋梅。邢岫煙、李紋合紮的是四回西遊記。李綺

紮的是吳王彩蓮。探春紮的是沉香亭李白醉酒，又一隻船燈，是東坡赤壁。惜春紮的是唐帝游月宮。喜鸞紮的是陶朱公三遷。喜鳳

紮的是麒麟孔雀。香菱紮的是挑燈覓句，又是梁鴻舉案圖。紫鵑紮的是四柿如意。晴雯紮的是彩雲籠月。香雪、碧漪、青荷合紮了

一盞鳳穿牡丹。香雪紮了個瓶梅。入畫紮了個五色羅浮蝶。碧月紮了個獅子滾繡球。翠螺紮了個二龍戲珠。吳新登家的紮了個聚寶

盆。單則是史湘雲、平兒不紮。寶釵也叫鶯兒、麝月們紮幾個一卷書、黃金印、壽鶴蟠桃，哄哄芝哥兒。只有賈環扭住了彩雲幫著

她紮些馬蹬。還有黎香院的芳官、齡官一班女孩子同些小丫頭們紮了些魚燈、滾燈、獅象兔鹿虎豹燈、小紅鞋燈、香袋燈、關刀月

斧燈、大方勝滿池嬌，大的小的不計其數。這黛玉是個為頭的人，心裡總要出人頭地。先紮了兩座郭汾陽慶壽，題上一個「世受天

恩」的匾額送到賈氏宗祠、林府家廟裡去。再紮一座裴晉公的綠野堂，送上賈政王夫人。又打聽寶釵、平兒不紮，寶釵外送了一座

李鄴侯童子朝天圖，把個寶釵喜得了不得，連忙用暖帽罩好了芝哥兒，自己抱過來道：「謝你的奶奶。」

　　黛玉也就接手抱過來，對著他玩了一會兒，就埋怨起寶釵來道：「寶姐姐，你真個的太高興了，這點子孩子，也不顧著天氣，

你就抱過來，叫我心裡怪痛他。」

　　就有王媽媽、麝月、晴雯、素芳接過手抱回去了。賈璉那邊也送了一盞和合雙劉海。還送一座西王母群仙奏樂與薛姨媽。這瀟

湘館中掛的燈，一座是十六面的畫紗絹馬燈，寫出一匾，是長江萬里圖，從岷山導江，一直到三江歸海，一段段的人物故事，都用

頭髮絲銅絲兒做出各樣活動的機關，這是黛玉從小在南邊，憶著南邊的意思；一座是五真遠祖圖，全用西洋法，五官都自活動，裝

點出這些列仙出身得道的光景；一座是淮南王拔宅飛升，雲中雞鳴犬吠，那些雲霞人物活動不用說得，連雞犬也叫出雞犬的聲音

來。到了十三晚上，先是賈政、賈赦等同姜景星、林良玉、曹雪芹、程日新、白魯等，先衣內眷迴避了，細細地各處進去看過。到

了瀟湘館，看見這些巧燈兒，益發新樣，就坐將下來。白魯一面看，一面說道：「瞧這樣的好燈，主人家不拿出酒來也不配。」

　　姜景星瞧得太太們也要來瞧，不便在此喝酒，就說道：「要喝酒，寡酒不中用，若是個尋常的按酒也配不上這個燈，而今且將

好茶來喝了。咱們叫寶兄弟好好地備下了好的，咱們明日晚上大家約定了到這裡對著燈月痛喝他三更天。」

　　眾人都說好，就將上好的茶喝了。杭三泉兄弟兩人就說道「咱們喝了這個好茶，洗亮了嗓子，咱們就今日晚上同黎香院一班教

師女孩子大家賭賽過叫百齡好不好？」

　　寶玉說：「很好」。就叫人一面傳知黎香院，一面向綴錦閣鋪設，也叫人往林府取家生。隨後便是薛姨媽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

領了一眾姊妹各處地逛，一路兒看到瀟湘館來。這時候林良玉那邊的清客們只在大觀樓上，一套清曲一套十番。那黎香院的女孩子

也分了兩班，在綴錦閣、藕香榭兩個清曲細唱。大觀園的樹林上都掛起各色各樣的燈，連池子裡也用木板漂著魚燈、鴛鴦燈、鷺鷥

燈，也有小燈船唱著彩蓮歌，合著洋琴鼓板放些小燄火。真個的七華九彩，綠燄紅輝；結彩分四照之花，沉香吐三珠之樹。只有櫳

翠庵裡掛幾盞素玻璃燈兒。那些小丫頭只管拿了些各色的魚燈、鳥燈成群結對地往山子上下繞過去穿過來，遠遠地望去，不見人走

只見燈行。那些樹林上綠光也分外地可愛。這些太太姑娘們盡著說說笑笑，吃果子喝茶。寶玉一個人就樂壞了，東跑西走，拉著姊

妹們，批評這個那個。王夫人只說不要鬧乏了。黛玉、寶釵笑道：「他本來叫一個無事忙，這會子的忙不用說了。只是你也體諒著

太太的惦記你。」

　　這榮國府的玩燈，一直鬧到土地生日。寶玉只是一天天地巴著天晚，要點起這些燈來。一日天晚了，大家點起燈，史湘雲也來

看，黛玉就說道：「雲妹妹，你本來是愛玩的，怎麼這樣素淨起來？就算看不起塵世的繁華，你知道麻姑仙人也曾擲米成珠呢，你

何妨遊戲遊戲？」史湘雲只笑著。黛玉、寶釵、寶玉、探春再三地央及她。湘雲笑道：「也等人靜了，給你們玩意兒瞧瞧。」眾人

都詫異起來，道：「你原來藏著什麼燈兒在那裡。」

　　湘雲只笑著，黛玉寶玉便問惜春，惜春道：「實在沒有，早早晚晚一同的，並沒有什麼燈兒。果真有了，它便不掛，我也會掛

起來呢。」眾人便說湘雲哄印們。湘雲笑道：「哄就哄罷了。」寶玉又再三地央及她，湘雲便笑道：「就紮起來，也要好一會子，

我已經叫人紮去了。你們要看，總要人靜了才有。」

　　黛玉、惜春便知道她有什麼變法兒，就說道：「是了，人靜了自然有得看的。但則是我們過去看，還是拿過來？」湘雲道：

「在這裡看就是了。」

　　眾人只道拿過來，就擺些小碟兒吃酒等著。看差不多人靜了，史湘雲道：「你們果真要看我這個燈，大家上閣去。我這個燈點

得很高，你們要瞧，要往閣上頭望去。」眾人真個的依了她，同到閣上去望著。櫳翠庵裡靜悄悄，只怪她說謊。史湘雲用指頭指著

說道：「你們且瞧一瞧。」

　　只見櫳翠庵裡三四隻白鶴兒燈飛出來，飛到半空裡，迴翔飛舞，隨後又有三四隻跟上去。末後有一隻老鶴，直上去，口裡吐出

五色霞光。這八隻鶴就跟著它舞。把閣上眾人都驚得呆了。湘雲就走到欄杆邊揮一揮手，只聽得半天裡一陣回風，飄下些笙樂之

聲，那一群鶴飛到雲端裡去了。黛玉、惜春只怕湘雲也上了天，連忙拉住她，說道：「你真個的是個仙人兒了，鶴也被你召了來。

」

　　湘雲笑道：「你們也糊塗得很了，誰看見鶴肚子裡會點起蠟來，這不是煮鶴了。真正笑也要笑死了，統是一班孩子的說話。」

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你這個玩兒實在比人家不同，我就很愛它，怎樣再飛只鶴燈兒給我瞧。」

　　湘雲笑道：「多也沒有了，一兩盞只怕還有。你們不要性急，只替我瞧著看吧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櫳翠庵內果真又飛起兩盞鶴

燈，一大一小，子母似的，也上上下下舞了好一會，也往空裡去了。寶玉道：「再叫幾聲更好。」

　　湘雲笑道：「這是張姑娘送親，又響又亮了。而今憑你們千方百計地弄巧賭強，我不過用個西洋法兒，你們就說是仙法兒。這

樣看來你們的巧思兒也有限。」眾人只是不信，便跟了湘雲下來，黛玉、惜春只緊緊地跟著，湘雲笑道：「你們當真的不信，再叫

你們看小玩意兒。」就叫翠縷去將床底下一筐的紙團兒搬過來，真個的翠縷就搬過來。眾人看一看，只是各色各樣的紙團兒，不信

它有什麼奇處。湘雲就叫丫頭們兩人拿一個都往院子裡站著，教他們一同地點著了。那些紙團一會子鼓滿起來，一齊飛升上半天

裡，就如十幾個月亮呼風疾走，好些時方才不見。這就是湘雲留下的洋燈兒，眾人驚奇不已。湘雲便將一個遺下的拆開來，講這配

的法兒，說是在先的鶴燈也只是這樣的。黛玉道：「怎麼樣那個群鶴兒會舞呢？」，「那笙樂之聲又是何處來的？又是誰在庵裡點

的呢？」

　　湘雲笑道：「算著時刻點了走線有什麼奇，順著風兒也會舞，我倒沒有聽見什麼笙樂之聲。」眾人差不多被她瞞過了，只有黛

玉、惜春知道她不肯露相。眾人便收拾了各色的燈，只玩這個洋燈兒。一日黛玉正在閒坐，忽見寶玉走進來，望著黛玉只嘻嘻地

笑。黛玉問他：「笑什麼事情？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事情呢沒有什麼事情，有一件好得很的玩兒東西在這裡。」

　　黛玉就叫他拿出來。寶玉只是笑著不說。黛玉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奇，我也不要什麼玩兒東西，不像你那麼孩子氣。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你真個不要，我為的是你心愛的東西，費了多少勁弄來的呢。」黛玉也想不起，就拉住了寶玉搜他。寶玉笑道：

「搜是搜不出來呢。你果真的要它，你只許了我也拿金魚兒游給我瞧瞧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金魚兒昨晚上在水盂內的，這會子正要撈起來。你只要拿出什麼好的來，我就將金魚兒游給你看。」

　　寶玉道：「我就拿來給你。」寶玉就跑出去，一會子走轉來，說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就掛起來吧。」黛玉便走出來看，只見竹



林上掛了一個金籠，就是從前這一隻綠鸚鵡。黛玉真個喜得了不得。鸚哥望見了黛玉，就叫道：「林姑娘，林姑娘，林姑娘來了，

我想得你好，快給我洗個澡兒。」黛玉就叫素芳、香雪快快地替它洗澡。寶玉笑道：「我今日下衙門回來，走到西華門瞧見它，我

倒不在意，它就叫了我的名兒，我就下了車瞧它。它就念起詩來，可不愛它呢。也不知誰偷出賣給他，這個店是一個花兒店，給了

他三十兩銀子，才給我提過來。你說不孩氣了，不要玩兒的了，真個不愛玩兒它？瑤兒你拿了去，賞給你吧。」瑤兒也只笑著。黛

玉笑道：「你也沒有說明，我怎麼不愛它。」

　　那鸚哥洗完了澡，抖抖翎毛，跳上架子，將嘴兒琢刷了一番。這素芳就去喂它，鸚哥也乖得很，略飲了幾口水，就念起「儂今

葬花人笑癡，他年葬依知是誰」來。直把個黛玉、寶玉笑得了不得。瑤兒也便出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咱們瞧金魚兒罷。」

　　黛玉就叫香雪取出來。寶玉趕著地瞧它，也要了顯微鏡細細地瞧它兩面的篆字，真個活潑得很。寶玉連聲說道：「有趣。」晴

雯也走進來，大家說說笑笑。晴雯過來瞧這個金魚兒，說道：「本來今明兩天是下水的日子。」寶玉就叫晴雯取出來，仍舊給黛玉

掛好了。寶玉還去瞧瞧，說道：「實在有趣，真個的稀世之寶。我這一塊玉只是個呆的，誰有這個靈勁兒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沒有它也不被你拖下苦海去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沒有這個金魚兒，你還瞧得見這個鸚哥麼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我要瞧鸚哥，南海去也瞧一個，要這撈什子做什麼。你那個撈什子有什麼鎖兒鎖住了，真金真玉配得好不過，又要

什麼佛了仙了。那仙佛說定的仙佛話，配金配玉好不過呢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罷了，一班拐騙的僧道，弄的隱身障眼法兒。你這揭我的短，你再這麼著，我就弄出從前的隱身法來，暗地裡捉

弄你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誰怕你，我也會學了老爺拿些穢物淋了你，怕什麼。告訴你，現有真鋼實貨的史真人在家，我只要告訴了他，盡

著地破你的邪道。」

　　寶玉便笑著道：「罷了，我就怕定了你。」黛玉啐了一啐。這時候漸漸近了清明，到了寒食禁煙。寶玉等聚些相好，騎著小川

馬出去遊玩。黛玉也約了姊妹，大家走到山子上邊，遠遠地望些春色。黛玉就走到最高處，便是凸碧堂。只見晴雯獨自一個人扶在

欄杆上，悽悽惶惶地只是個拭淚不止。這黛玉日在錦繡叢中，綺羅隊裡，喜孜孜地長久沒有傷心；又且晴雯近來也諸事滿心足意

的，王夫人以下也都待她到二十分，還有什麼煩惱？黛玉只怕寶玉小孩子性兒又有什麼委屈了她，就悄悄走上去挨著她，拍她的肩

兒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這會子還傷什麼？」

　　晴雯只是哽哽咽咽的。黛玉又再三地問她，晴雯拭了淚，將手遠遠地指道：「姑娘，你瞧見那個地方麼？」

　　黛玉仔細地望一望，便道：「那是一叢樹林，傷它做什麼？」晴雯哽哽咽咽地道：「可憐見的，那就是晴雯的墳墓兒，晴雯的

前身就葬在那樹底下。」黛玉聽了，也就忍不住地滾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可憐見的，怪不得你這樣的傷。但是你雖則苦了前身，還虧

了這個五兒，才有了今日的你。我若是同了你一樣，也葬在地底下去，一樣的地底下，還要葬到南邊去，今日就回不過來。」黛玉

說了，自己也十分地傷起來。晴雯倒反來勸黛玉，黛玉倒傷個不了。晴雯道：「姑娘，我總想到自己墳上去走走，雖不能見著地底

下的枯骨，也還踏著自己棺蓋上的地土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這也是必該的，我們這個大觀園背後，到那裡也很近了。明日聽說老爺太太們統要往城外掃墓去，咱們何不借一個

踏青的名兒約了姊妹，大家開了後園門出去踏青。也預先約過，各人各自的結伴攜壺，不必聚在一塊。我就同著你再帶了柳嫂子到

你墳上去祭你的前身，也只當我奠了自己的前生。你也再替這個現身就這塚左近揀下一塊地土，定下了一塊壽域，倒替五兒立一塊

碑，叫寶玉作一篇碑文刻上去。你將來百歲過去了，仍舊將這個現身還給五兒。我們這番話只告訴寶玉、柳嫂子，統不告訴別人。

你說好不好？」黛玉這番話倒把晴雯說得快活起來，便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可不滿心滿意了。不是姑娘這麼說，我倒也想不起來。」

　　兩個人就約定了。到了第二日，果真姊妹們大家約定，也只隨身衣服，並不打扮。這大觀園一班姊妹們一齊開了後園門，出去

踏青。正是禁煙時節，掃墓人多。古人有贊這寒食的詩句，如「萬井閭閻皆禁火，九原松柏自生煙」，又如「雲淡古原青草短，風

吹曠野紙錢飛」之類，也不可勝數。只是一路上桐花半白，李萼微紅。絲絲弱柳低斜拂水面之風，陣陣飛桃歷亂度朝陽之影。又是

些吹簫搖鼓賣餳糖兒的，又是孩子們嘻嘻笑笑放風箏兒的。大家走著這幾條淡青的路徑，轉過了好多樹竹籬笆，倒比得大觀園內覺

得幽雅閒曠，耳目一新。姊妹們也有閒望的，也有採些草花兒的，也有看那些掃墓人村的、華麗的。獨有黛玉、晴雯瞞著眾人悄悄

走到晴雯墓上去。柳嫂子也提了壺跟了上來。看見這些松樹也不過一人高，間看些冬青古柏。樹林深處顯出一座石碑，碑面題著

「芙蓉神晴雯女子之墓」，旁寫「某年月日賈寶玉題」，後面碑陰上刻的是寶玉所作祭文一篇。黛玉、晴雯就感激寶玉不已。轉過

去便是晴雯的墓了，也收拾得很整齊，也圍了好些夙草根兒。晴雯、黛玉看見了，只管灑淚，兩個人都澆了酒，化些經卷兒。晴雯

真個的依的黛玉，一字兒並著插下標記。後來真個地立了佳人柳五姐的碑，刻下寶玉作的碑文。柳嫂子也倍覺感傷，說著：「林姑

娘，我現現在在有這個心疼的女孩兒在這裡，苦的不是她的真氣兒。」

　　黛玉也灑淚道：「晴雯妹妹，你曉得你的墓草已青，真身已壞。你而今重新完你的夙願，你不肯忘了你五兒妹子，你便要孝順

你這個生身的媽。柳嫂子，你也不要傷了。譬如你心疼的女孩子做了地下的晴雯，也沒有我這個金魚兒，真個的同那個晴雯一樣，

也不如有了這一個五兒。難道這個女孩兒不是你自己親生的皮肉？」

　　晴雯也滴淚道：「姑娘說得很是了，我若沒借著五兒妹妹，怎麼還有這個人兒。你不是我媽，誰是我的親媽？」

　　柳嫂子也就轉悲作喜地謝了。他們三個人恐怕眾人尋了來，便依了舊路走回去，同著李紈、探春、寶釵等一齊回到大觀園來。

大家高興看見那些小孩子放風箏，你喧我嚷十分熱鬧。一群人也走得乏了，便各自散歸。恰好寶玉等也踏青回來了。寶玉正在瀟湘

館等黛玉，看見黛玉進來，便笑道：「你們也玩得太高興了，竟微服而行起來。你便衣妝雅淡，總也認得出來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只許你們小子們逛便了，我明日還騎了牲口出去打一個小圍呢，你瞧著罷。」

　　寶玉笑道：「好，益發強得了不得了。林妹妹，你快快地打圍，我就跟著你做一個馬夫，瞧準你打幾個蜂蝶兒回家吧。」倒說

得黛玉笑了。黛玉坐下來便將晴雯掃墓的話告訴他，也贊他的碑文好得很。將晴雯立願要等自己過世後，將現身還給五兒，並要寶

玉另替五兒立碑的話說合來。寶玉大喜道：「是的了，是的了，這樣處分也對得過五兒了。」

　　正在議論，傳說太太回來。寶玉、黛玉便同眾姊妹來到上頭。不多時賈政也便回來，說明日要帶了寶玉、蘭哥兒到鐵檻寺去祭

奠賈敬。就請齊了四十九位高僧，做功德超薦亡人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賈政、寶玉、蘭哥兒便一同去了。賈政因為公事多不能守在寺

裡，便叫賈璉在家照料，將寶玉、蘭哥兒留在寺裡住宿，按子午卯酉隨班行禮，自己不時往來。到了第二日，可可的天色陰陰，下

起雨來，一連三日雨點不絕。黛玉為的寶玉不在家十分納悶，獨自一個人挑燈獨坐，悶了幾個黃昏。雖則一日幾遍，人回報平安，

心裡卻十分記掛。又為的同晴雯上塚回來，默默地傷了好些時候，覺得坐立不寧，就約了晴雯來挑燈閒話。那雨點一聲聲滴在竹葉

上，聽得人厭煩，又是簷前風馬兒趁著暗風叮噹不絕。兩個人就前前後後地說起舊話來，也滴了好些眼淚。晴雯道：「五兒呢，原

也傷心，真個的俗語說『白白地做人一場，枉自為人在世，』哪比得林姑娘你這個真身真氣呢！就是我呢，也有一件缺陷，好好的

父母血氣，追不上自己的真身。」

　　黛玉道：「罷了，你我的苦也差不多了，通是死死活活過來的。我倒也厭這個血肉之軀。從前若將我這個身借給你，留著五

兒，倒也兩全其美。」晴雯道：「咱們算什麼人，真個依了姑娘所說，這榮寧兩府還有重興之日麼？良大爺若不為著同氣的分上，

還肯這樣麼？」

　　兩個正在閒談，那雨聲一陣大一陣小，只是連綿不絕。到了臨晚的時候，那竹葉上的綠光益發射入玻璃內，連女牆的苔影也映

了進來。兩個正在納悶，忽聽得蠟屐之聲，只道是寶玉回來了，哪曉得是李瑤從寺裡回來，齎著寶玉的一封字兒，問太太奶奶姑娘



們好。李瑤交代明白，就去了。黛玉、晴雯便點起燈拆開觀看。原來寶玉也因雨天在寺中納悶，晨鐘暮鼓鬧得不清，便揀一處僻靜

僧齋，將五兒的墓道碑文作起，一脫了稿，便趕緊眷清，寄與黛玉觀看。黛玉便讀道：蓋聞生也如寄假焉，必歸。桃根梅乾，猶開

同蒂之花；鳩距鷹拳，僅變化生之性。他人入室，哀莫甚於借軀；招我由房，幸孰深於附體。雖凌波洛浦，不留影於江皋，而隕涕

峴山，必正名於陵谷。此芙蓉神之晴雯女子之必還身於佳人柳五姐也。昔者張宏義借軀李簡，不返汝陽；朱進馬附體蘇宗，頓醒彰

郡。他若桐城殤女，東西門俱認雙親；晉元遺人，新舊族曾添兩子。爰及淮陽月夜，驚瞟持燈；上蔡風晨，欣觀解竹。寧少見而多

怪，可近信而遠微。當夫玉煙化盡，珠淚拋殘。積長恨於泉台，杳難遘覿；叩傳音於蓬閬，祗益荒迷。就使玉簫再世，韋郎則鬢髮

絲絲；倘教徇情終鰥，倩女則離魂黯黯。今乃死如小別，珊珊真見其來；可知生是重逢，栩栩如醒於夢。又且眉稍眼角，具肖平

生；即與刻范模形，無差阿堵。以此先天之巧合，完彼後世之良緣。彼無恙也，雙適故人。子慕予兮，一如夙願。古無似者，斯足

奇焉。茲者節屆禁煙，人來釃酒。酬卿何處，自借枯骨以代生身；償爾有期，自表白楊以營生壙。姑娘墓裡，不必以一美而掩二

難。蘇小墳前，自當以三尺而分兩兆。此日獨留青塚，魂歸即依我前身；他年相見黃泉，屍解共歸全造化。等逆旅之同還，奚索浦

之抱憾。誓言返璧，莫愴遺珠。原期同穴，難分一體之形；爰泐雙碑，共志千秋之感。某年月日怡紅院主人賈寶玉題並書。黛玉看

完了，只管點頭說好。晴雯也接近著瞧，黛玉又一字字講給她聽，惹得晴雯只管掩淚，晴雯道：「難為了寶二爺作出這一篇碑文，

五兒也不虛生一世了。」

　　黛玉歎道：「寶玉呢原也實心，不經這一番風波，也不見得他的心腸。」晴雯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從前姑娘回轉過來，還那麼著

執意，又磨得他死去活來。」黛玉歎道：「這也是前定的磨折，誰還強得過頭上這個天。咱們在此聽雨淒涼，他在僧寺裡也不知怎

麼樣的孤棲呢？」

　　晴雯也歎道：「自從咱們圓聚以後，天天聚在一塊，這種光景也不能不嘗些兒。」兩個人正在灑淚磋歎，那雨益發點滴得厭煩

起來。黛玉道：「這種光景只有兩句唐詩『垂死病中驚坐起，暗風吹雨入船窗』說得像。」

　　晴雯道：「死呢，也不過那樣，咱們兩個人通算過來人。不過死者倒也渺渺茫茫，隨風逐露，那活的人傷心起來，才難受呢。

你想想，咱們這個寶二爺倒也沒有死過，那半死半活的光景也難為他，也只好算個回轉來的罷了。」

　　黛玉點點頭，倒反笑起來道：「他若果真要回轉來，除非借著甄寶玉。」倒把晴雯也說得笑起來。黛玉又笑道：「他若借了甄

寶玉回生，倒同你配個對兒。」晴雯不好駁回她，只笑嘻嘻地說一句：「我算什麼。」黛玉登時悟過來，眼圈兒就紅了，就啐了一

啐。忽然窗年一陣風，將一竿竹枝吹折了，倒嚇了一跳。晴雯便說道：「夜深得很了，你聽聽鍾上的響，已經子末丑初了。」黛玉

道：「今夜的夜雨倒也配景，索性坐到天色明瞭，替他寫這篇碑文出來。」晴雯道：「前日寶二爺說姑娘從前燒去的詩稿，二爺一

篇篇都補全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也知道的，我從前做過的他都見過，也不知他怎麼樣全個兒地記了去，抄出這幾本來，就連改香菱

的詩也抄在裡面。別人也罷了，也該替寶姑娘一同抄下，偏又不抄。幸虧寶姑娘不在心，若揭起短來，磚兒能厚瓦兒能薄。況且閨

閣中筆墨，原不許傳揚出去，寶玉也枉費了這個心。」

　　晴雯道：「這總也見得他的心腸了。」

　　黛玉只歎息個不了。兩個人真個的坐到天明，將寶玉做的碑文寫了出來，袖了去與寶釵看。寶釵也說很好。方才同眾姊妹往上

頭去。可可的天雨不歇，直到第七日散花謝將方始晴明。賈政十分喜悅，完了功德，帶了寶玉、蘭哥兒一同回來。寶玉便到黛玉、

寶釵處議論泐碑一節不提。寶玉為的踏青不暢，又約了景星、良玉出去清游。李紈、寶釵也因天色初晴，濃桃可愛，約了眾姊妹一

起到沁芳亭賞玩。恰好王夫人又往薛姨媽家去了，姊妹們更暢意玩笑，也有拿了釣竿兒釣魚玩的，也有採花攀葉尋些香草的，也有

撲蝶的，也有蹲在池邊撩水荇的，也有攜瓶汲水供花的。李紈、寶釵、黛玉、湘雲也乏了，只將手帕子鋪在太湖石上坐著瞧她們玩

兒。便有小丫頭送上點心攢盒來，也只就著各人心愛些的吃些。只見這些桃花，也開得茂盛極了，一團一簇，十分嬌豔，有些開得

早些的，卻被雨打壞了，太陽一烘，經風一吹即紛飛如雨。就這花雨裡映著這些姊妹們，愈覺風韻。姊妹們一面玩兒，一面也撲去

身上的花片，無一個不盡興地玩兒。也有掉了手帕、香串香囊的。探春在那裡指點各房的小丫頭，各人將主子的物事兒檢點。黛玉

只管點頭，寶釵卻觸起一件舊案來，便笑道：「好不要又弄到抄檢大觀園起來。」

　　黛玉笑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不知道晴雯又公報私仇麼？」眾人連忙問她。黛玉笑道：「這事也巧，可可的王善家的偷了那府裡的

首飾，轉輾變錢，弄到晴雯的丫頭手裡。被晴雯認出來送過去，那府裡連人送過來，被晴雯發出去打了四十，還革了半年的月錢。

」眾人都笑說：「爽快。」

　　眾人又走到紫菱洲，看見一座鞦韆架子。寶琴道：「咱們園子裡立了這一座架子，也只聽見玩過一遭兒，咱們今日何不上去玩

一玩。」原來這座鞦韆架子著實的華麗，本身豎架是朱紅金漆描金雲龍，橫架是油綠彩漆描金雲蝠，一色的五色軟絲彩縧，挽手攀

腰統是楊妃色，豆綠色的交椅繡花綢，映著這幾樹垂楊，飄飄漾漾十分好看，怪不得寶琴高興起來。眾人齊聲說好。李紈便道：

「琴妹妹，這個卻使不得，一則怕腿軟了掉下來了不得，二則也著了涼，三則我們前日出去踏青，人家瞧見了，也不知是誰家的內

眷。而今玩這個，牆外有勳戚瞧見，人家子弟們瞧見了便要傳說開去。咱們真個要玩兒它，也有一個法兒，只叫梨香院這班女孩子

過來，也不要強她，只叫她們會上去的上去，她們打也打得好，我們只在底下看，豈不好呢。」

　　眾人都說好。李紈就叫人去傳了芳官一班來，都是麗線繡花衣褲，踏著花鞋。齡官、藕官、艾官、葵官都說會的。當真的四個

女孩子就站上去係好了。那班女教師就同芳官送起來。也有許多的名兒，套花環、盤龍舞鶯、梭穿百花、丹鳳朝陽、雙仙渡海、一

鶚凌空、側雁字、一帆風，各樣地打將起來，真個翻翻有落電之光，飄飄有凌雲之志。也使雙枝笛吹著「霓裳舞衣」

　　的套曲兒，擊雲羅，吹橫笛，拍板小鼓，十分應了節奏。到了後面，四人又聯臂上去，打起蝴蝶會來，這樂器就單用絲弦鼓

板，越發的嫋娜娉婷，仙仙可愛。眾人正在打得有趣，只聽牆外有許多人喝采起來。慌得李紈立時立刻叫這班女孩子下來，連忙樂

器也一齊叫住了。眾人一定不肯歇，李紈決然不肯叫她們再玩。黛玉、寶釵、寶琴等再三的問她，李紈只說：「外面的人兒看著不

雅相，不要疑心到我們身上來。不好再玩了。」

　　畢竟牆外喝采的是些什麼人，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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